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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指出,異教羅馬乃是攔阻教皇制度於五三八年興起掌權个勢力;此一認定,成做威廉·米勒所認明个見證,從而確立«但以理書»中个「常獻个」係指異教.威廉·米勒个架構,係建立勒異教與後來个教皇制度這兩個施行荒涼个權勢之上.支持此一架構个最重要發現,乃係保羅勒«帖撒羅尼迦後書»第二章个見證;勒該章中,保羅指出,由異教羅馬所造成、加諸勒教皇制度之上个攔阻,必當被除去,好叫「大罪人」得以安置勒上帝个殿中,自顯己身就係上帝.
«但以理书»里,代表异教主义个“常献个祭”之象征,总归是跟勒一个代表教皇制个象征后头,无论是拿“使地荒凉个罪过”来表明,还是拿“行毁坏可憎个物”来表明.弗过,基督向基督徒所发、关乎公元 66 年到 70 年三年半之间耶路撒冷受围困并被毁灭个警告里,基督拿“但以理先知所讲个那行毁坏可憎个物”当作耶路撒冷里个基督徒应当立时逃走个记号.历史表明,该个记号弗是教皇罗马个象征,而是异教罗马个象征.忠信个人若要避开围困搭毁灭,就必须认出该个记号.“但以理先知所讲个那行毁坏可憎个物”,到底是异教罗马个象征,还是教皇罗马个象征？
所以,尔等若看见但以理先知所讲个“荒凉可憎之物”立勒圣地,（读个人总要会意：）阿末,勒犹太个,应当逃到山里去;勒房顶浪个人,弗要下来从伊屋里拿啥物事;勒田里个人,也弗要转去拿伊个衣裳.到该些日子,有身孕个同奶孩儿个,有祸了！尔等总要祷告,叫尔等逃难,弗要碰着冬天,也弗要碰着安息日;因为到辰光,必有大灾难,自从世界起头直到如今,弗曾有过,后来也断断弗会再有.若该些日子弗缩短,就无一个血肉之躯得救;只是为着蒙拣选个人个缘故,该些日子必要缩短.马太福音 24:15–22.
懷愛倫姊妹論及此一警告如何喺主後66年至70年耶路撒冷毀滅个歷史當中應驗,並且佢指出,羅馬軍隊个旗號,抑或軍旗,便係當時猶留喺耶路撒冷个基督徒應當逃走个記號.咁樣,「但以理先知所講个那行毀壞可憎个」,究竟係異教羅馬,抑或係教皇羅馬,正如米勒所據以建立其體系个理解呢？
威廉·米勒受引導,明白羅馬有兩種顯現（先是異教羅馬,後是教皇羅馬）;然而,由於彼所處身個歷史境況,伊只得將此兩個國度當作一個國度來論.當然,伊拉是一個國度,但伊拉也同時表明兩個相繼個國度.受制於一七九八年個預言歷史,米勒不得不主要將羅馬作為一個國度來論.在一七九八年,米勒相信基督第二次降臨約莫還有二十五年.伊十分清楚,教皇羅馬在一七九八年已經受着致命個傷.對米勒而言,教皇羅馬之後並無別樣地上個國度可再相繼,因為基督即將再來.
㑚米勒所处个历史里,伊晓得«但以理书»第二章个像,表明仔四个地上个国度,因为«但以理书»自家就是迭能见证个.
第四个国度必坚强如铁;因为铁能打碎并制伏万有;铁怎样打碎这一切,那国也必照样打碎并压碎.你既看见脚和脚趾,一部分是陶匠个泥,一部分是铁,这国度必分裂;但其中还存着铁个力量,因为你看见铁同烂泥搀杂.Daniel 2:40, 41.
米勒明白,獨有四箇國度;第四個、亦是最後一個國度乃是羅馬.伊從歷史曉得,這羅馬先是異教羅馬,後是教皇羅馬.照米勒个看法,第四國與但以理个話相合,乃是「分裂」个;但對米勒來講,這分裂只表明羅馬國度在字面與屬靈兩方面个區別.伊這點是對个,弗過伊个理解還有限.
米勒弗曾弗曾看着,异教罗马搭教皇罗马个分开,原是建立勒保罗受兴起来所指出个分开之上.保罗（并施洗约翰）指出,到十字架个时期,属字面个应当转入属灵个.弗有此种明白,米勒弗就只好接受：罗马本质上是一国,却有两个阶段.照讲,伊个看法也弗算错（不过有限）.伊看弗出,属灵个罗马乃是由字面个巴比伦所表号个;因为属灵个罗马（教皇制）也就是属灵个巴比伦.
字面个巴比倫,作為«但以理書»第二章裏向四個國度之頭一個,就會預表第四個國度,因為頭一個總是預表末一個.異教個羅馬曾經畀巴比倫所預表,毋過異教個羅馬搭巴比倫兩者又一淘預表靈性個羅馬（教皇制）.故此,教皇制就是第五個國度,而且是畀巴比倫所代表个.此是一個根本个理由,說明懷姐妹為啥拿字面个以色列喺巴比倫七十年个被擄,來搭靈性个以色列喺靈性个巴比倫一千二百六十年个被擄互相比較.
「上帝个教会勒地上,勒埃歇只漫长、弗停个逼迫时期当中,实在也像以色列子民勒被掳时期囚禁勒巴比伦一样,处勒掳掠之中.」«先知与君王»,714.
所以,米勒对预言应验个中更明确指向异教罗马个部分,同教皇罗马互相替换使用,并呒没啥问题.阿拉后首会继续提出例证;不过,若是阿拉晓得米勒看异教罗马搭教皇罗马为一个国度,阿拉就会明白,为啥伊对耶稣引用“那行毁坏可憎个,就是先知但以理所讲个”,把伊看作异教罗马个应验,并呒没啥问题;同时,伊也仍旧把«但以理书»里“那行毁坏可憎个”个说法,理解做教皇罗马个象征.米勒看弗出三个施行荒凉个势力;也正因为此,伊个预言框架有限,不过还是准确个.
但基督个预言应验勒主后66年、异教罗马将伊拉个军旗竖勒圣殿个圣所里向个历史事实上,阿拉当哪能理解其中个差异？“先知但以理所讲个‘那行毁坏可憎个’”,到底是异教罗马个表号,还是教皇制罗马个表号？侬若认清有三个施行荒凉个权势,而勿是两个,对迭个难题个答复就相当简单.阿拉应当先从怀爱伦姊妹对于基督预言耶路撒冷毁灭之应验个注释讲起.
“犹太人将基督钉十字架个辰光,耶路撒冷个毁灭也包含勒其中.加略山上所流个血,成了压伊拉沉沦、叫伊拉今世并来世都归于败坏个重担.将来到了末后个大日,审判要临到那些弃绝上帝恩典个人,情形也要如此.基督——伊拉所绊跌个磐石——到辰光要向伊拉显现为一座施行报应个大山.伊面上个荣耀,对义人是生命,对恶人就要成为吞灭个烈火.因为爱被弃绝,恩典被藐视,罪人终必灭亡.”
藉着多方个譬喻搭一再个警告,耶稣指明犹太人若弃绝上帝个儿子,将会有啥个结果.伊勒些说话,乃是对各时代一切弗肯接受伊作伊拉救赎主个人所讲个.每一个警告,侪是为着伊拉.被亵渎个圣殿、悖逆个儿子、假个园户、轻慢个匠人,侪在每一个罪人个经历里有相对应个显现.若弗悔改,伊拉所预表个结局,也必成为伊个结局.——«历代愿望»,600.
保羅指明對字面轉向靈意个過渡辰光,也指明伊是發生勒十字架个時期;並且應當注意,耶路撒冷个毀滅是直接同十字架相聯繫个.字面耶路撒冷个毀滅,起先是由字面巴比倫所成就,末了一次則是由字面羅馬所成就;因為耶穌常常拿末後同起頭表明做一體.自巴比倫个異教勢力起首个對聖所同軍旅个踐踏,至羅馬个異教勢力而告終.
靈性耶路撒冷受著靈性踐踏,係由教皇制羅馬所成就;而此兩段踐踏時期（字面個同靈性個）都預表上帝子民受第三個行毀壞之權勢踐踏;就羅馬個名義來講,該權勢就叫現代羅馬.
有三种行毁坏个势力,各自逼迫上帝个子民.先是异教主义个龙,随后是天主教主义个海兽,再随后是美国个地兽（假先知）.异教主义曾由种种异教政权所表征,彼等践踏了字面意义上个以色列.随后,教皇主义自538年到1798年,历经一千二百六十年,践踏了属灵个以色列.由龙、兽并假先知所构成个三重联合,就是现代罗马;佢也在星期日法危机个“时辰”当中践踏上帝个子民.龙、兽并假先知此三种行毁坏个势力,也表征为异教罗马、教皇罗马并现代罗马.
照«啟示錄»第十七章來講,異教主義是頭四個王,第五個王是教皇制,而第六、第七並第八個王,就是現代羅馬个三重聯合.
還有七個王：五個已經傾倒,一個現今在,另有一個還弗曾來;伊來到辰光,必定只可暫時存留.那先前有、而今無个獸,就是第八個;伊也出於彼七個,末了歸於沉淪.«啟示錄»17:10, 11.
照«但以理書»第二章來講,異教主義就是從字面個巴比倫到字面個羅馬个四個國.屬靈个巴比倫就是教皇制（个金頭）,龍、獸搭假先知个三重聯合（現代羅馬）,是由屬靈个瑪代－波斯、屬靈个希臘,搭屬靈个羅馬（其致命个傷已經醫好）个三重聯合來表明.
当耶稣提着“先知但以理所讲个那行毁坏可憎个物”辰光,伊是在指明一个特定个“预兆”,是基督徒必须喺三重罗马当中各各认出个.异教罗马、教皇罗马搭现代罗马,全都逼迫上帝个子民.此种逼迫,喺预言当中,是以践踏圣所搭军旅来表明个.耶稣为此三段逼迫时期,各各赐下了关于该种逼迫将要临到个警告.当罗马权柄个“预兆”被安放喺圣所里向个辰光,逃离耶路撒冷个时候就已经到了.耶稣用但以理所讲个“那行毁坏可憎个物”,并弗是当作地上一个政权个象征,而是当作基督徒所需要认出个预兆个象征.
耶穌向聽伊講道个門徒宣告將欲臨到背道以色列个審判,尤其是因為𠊎拉拒絕並釘死彌賽亞,將欲臨到𠊎拉身上个報應與復仇.分明無誤个預兆,會先於彼可怖个結局出現.彼可驚个時辰會忽然迅速臨到.救主也警戒伊个跟從者：「所以,恁若看見先知但以理所講个『行毀壞可憎个』站在聖地,（讀這話个人,應當會意：）彼時,猶太地个人就應當逃到山裡去.」馬太福音 24:15, 16;路加福音 21:20, 21.當羅馬人拜偶像个軍旗豎立在聖地之上——這聖地是伸展到城牆外若干弗隆个地方——彼時,基督个跟從者就應當以逃遁尋著安全.警告个記號一出現,凡欲逃脫个人,一點也弗可遲延.全猶太地,以及耶路撒冷城內,逃走个信號都必須立刻順從.恰巧立在屋頂个人,弗可落到屋裡去,連為著救伊最寶貴个財物也弗可.正在田間抑是葡萄園裡做工个人,也弗可花工夫轉去取回伊拉在日頭炎熱之下勞動時脫放一邊个外衣.伊拉一刻也弗可遲疑,免得捲入普遍个毀滅之中.」«善惡之爭»,25.
㧟段經文裡,懷愛倫姊妹指出「行毀壞可憎个」乃是一个「分明無誤个記號」,伊是由「羅馬人拜偶像个旗號」所表明个;𡍲些旗號是佢拉設立「喺聖所个聖地」之中.耶穌使用「行毀壞可憎个」个時候,並弗是拿伊來表明異教羅馬抑或教皇羅馬任何一个權勢,乃是作為一个「記號」.當𡍲个「記號」設立喺聖殿个聖地裡向,基督徒就應當逃離耶路撒冷,「免得佢拉捲入普遍个毀滅之中」.懷愛倫姊妹喺同一段經文个後面還進一步指出,基督所講、指明毀滅个預言,並弗止一次應驗.
「救主關於審判臨到耶路撒冷个預言,還要有一番應驗;彼一場可怖个荒涼,弗過是淡淡个影兒.從此蒙揀選个城个命運裡,𠲎伲可以看見一個拒絕上帝憐憫、踐踏伊律法之世界个結局.地上歷經漫長罪惡世代所見證个人間苦難,記錄是何等黑暗.思想及此,叫人心裡發病,精神衰微.拒絕天庭權柄个結果,誠然是可怖个;然而將來啟示所擺出个景象,還要更加黑暗.過去个記錄——長長个騷亂、爭戰與革命个行列,並「戰士在戰鬥中所穿戴个盔甲,並那滾在血中个衣服」（以賽亞書 9:5）——若拿來對照彼一日个恐怖,這一切又算得甚麼？到彼時,上帝个約束之靈要從惡人身上全然撤去,弗再攔阻人類情慾並撒但忿怒个爆發！到辰光,世界要看見撒但統治个結果,是從來弗曾看見過个.」
“弗过,到该日,像耶路撒冷遭毁灭个辰光一样,上帝个子民要得着拯救,凡记在生命册浪个人侪要得救.以赛亚书 4:3.基督已经宣告伊要第二次来,聚集伊忠信个人归于伊自家：‘到辰光,地上万族侪要哀哭,佢拉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浪个云降临.伊要差遣伊个使者,用号筒个大声,向四方,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聚集伊个选民.’马太福音 24:30, 31.到辰光,弗顺从福音个人,要给伊口里个气灭绝,也要因伊降临个荣光而败亡.帖撒罗尼迦后书 2:8.恶人像古早个以色列人一样,自家毁灭自家;佢拉因自家个罪孽而倾倒.因为过犯罪恶个生活,佢拉已经把自家放到同上帝全然弗和谐个地步;佢拉个本性已经给邪恶败坏到介样个程度,以致伊荣耀个显现,对佢拉来讲,就是吞灭个烈火.”
“願眾人謹防,弗要忽略基督言語當中所傳示俚個教訓.伊警戒伊个門徒耶路撒冷將要毀滅,並賜俚拉一個臨近敗亡个預兆,叫俚拉可以逃脫;照樣,伊也警戒世人末後毀滅个日子,並賜俚拉臨近个徵兆,叫凡願意个人都可以逃避將來个忿怒.耶穌宣告：『日頭、月亮、星辰要顯出異兆,地上列國也有困苦.』路加福音 21:25;馬太福音 24:29;馬可福音 13:24–26;啟示錄 6:12–17.凡看見伊降臨之先兆个人,總當『曉得伊近了,正在門口了.』馬太福音 24:33.『所以儂拉著儆醒,』此乃伊勸戒个話.馬可福音 13:35.凡留心警告个人,弗會撥留在黑暗裡,叫彼日臨到俚拉身上,像出其不意一樣.但對於弗肯儆醒个人,『主个日子來到,好像夜裡个賊一樣.』帖撒羅尼迦前書 5:2–5.”«善惡之爭»,36、37.
怀爱伦姊妹写下这些话个辰光,耶路撒冷个毁灭仍旧还有将来进一步个应验.到世界末了,施行勒现代罗马（龙、兽搭假先知）身浪向个报应审判,乃表明属灵巴比伦个最终倾倒;不过属灵巴比伦（教皇制）早已于1798年倒塌过一趟.耶路撒冷个毁灭,表明上帝向一个背道教会所施行个报应审判.
自公元66年到70年个三年半里向,耶路撒冷个毁灭,预表世界末了临到现代罗马（龙、兽并假先知）身浪个上帝报应性审判所施行个毁灭.自公元66年起到70年止,耶路撒冷所受异教势力个围困并毁灭,恰恰经历了整整三年半.
教皇制所成就个屬靈耶路撒冷个圍困搭毀滅,延續了三年半个預言年,自538年直到1798年.迭兩個表號,乃係預表現代羅馬所帶來之星期日法危機「時辰」當中,耶路撒冷个圍困搭毀滅.耶路撒冷三次毀滅當中末一次,照«但以理書»所表明者,係被逆轉个.
«但以理书»起首于巴比伦征服并毁坏耶路撒冷,终结于巴比伦个毁灭搭耶路撒冷个得胜.三场争战当中,每一场侪有一只赐拨基督徒个预兆,叫伊拉晓得着要逃离将来到个战祸.主后六十六年,是外邦罗马个军队把伊拉个军旗（伊拉个战旗）竖立勒圣所个圣地个辰光.公元五三八年,是“罪恶个人”显明出来,坐勒上帝个殿里（就是基督教会）,自称是上帝;也就是伊勒该年奥尔良会议通过礼拜日法律个辰光.强制守礼拜日,就是教皇制度所认定、作为伊拉对整个基督教世界拥有权柄个凭据;因为伊拉主张（而且讲得对）,上帝个圣言里并呒没对礼拜日崇拜个支持;而礼拜日作为基督教敬拜之日,乃是伊拉所设立个,这事实本身就证明,伊拉那些源自外邦个传统搭风俗个权威,是高过«圣经»个.
公元五三八年,基督徒应当同罗马教会分开;弗单因为该会并非真正个基督教会,也因为教皇权柄个记号已经设立勒上帝教会个圣所之内.怀姊妹指出了该段历史当中个分离过程;正是该过程开始了上帝教会逃入旷野一千二百六十年个时期.
“但是光明个君王搭黑暗个君王并无联合,伊拉个跟从者之间也弗可能有联合.当基督徒应允搭那些不过从异教当中半途归化个人联合辰光,伊拉就踏上了一条路,越走越离开真理.撒但因其成功迷惑了如此之多基督个跟从者,便大大欢喜.随后伊就更加充分地运用其权势来影响这些人,并激动伊拉去逼迫那些仍旧忠于上帝个人.从前曾经做过真基督教信仰捍卫者个人,没有一个人比伊拉更懂得怎样反对这真正个基督教信仰;而这些背道个基督徒,联合伊拉那些半异教个同伴,将伊拉个争战锋芒指向基督教义当中最根本个要点.”
對於凡欲守忠信個人來講,若要堅定站立,抵擋那班披著祭司袍、混入教會個欺騙同可憎之事,就必須經過一場絕望個奮鬥.聖經並弗曾受接納作信仰個準則.宗教自由個道理被稱做異端,而擁護伊個人便受人憎恨,亦遭禁絕.
「經過一場長久而嚴酷个爭戰之後,忠信个少數人決意,同背道个教會斷絕一切聯合;若伊仍舊拒絕使自家脫離謬妄同偶像崇拜.伊拉看見,若要順從上帝个話,分離乃是絕對个必要.伊拉弗敢容忍對自家靈魂致命个錯謬,也弗肯立下一个榜樣,致使伊拉个子孫後代个信仰陷於危殆.為着保全和平同合一,凡與忠於上帝相合个讓步,伊拉都願意去做;然而伊拉覺得,若犧牲原則來換取和平,連和平本身也要付出過於高昂个代價.若合一惟有藉着犧牲真理同公義个妥協方能得着,咁就寧可有分歧,甚至有爭戰.」«善惡之爭»,45.
阿拉會勒下篇文章裡向繼續講述這些思想.
「永世擺勒我伲面前伸展開去.帷幕快要掀起來了.我伲佔勒呢個莊嚴、有責任个地位个人,究竟勒做啥,勒想啥,竟然死死抱住自家自私、貪安逸个心,而四圍个靈魂卻勒滅亡？我伲个心敢是已經變到全然麻木了麼？我伲敢是感覺弗到,也明白弗到,我伲有一項工夫要為別人个得救去做麼？弟兄們,儂是弗是屬於那一班有眼看弗見、有耳聽弗見个人？上帝將伊旨意个知識賜畀儂,敢是徒然个麼？伊一再一再差遣警告畀儂,敢是徒然个麼？關於將要臨到地上个事,永恆真理所宣告个話,儂信弗信？儂信弗信上帝个審判正懸勒眾民頭頂浪,而儂還能安安逸逸坐勒嗰處,懶惰、疏忽、貪愛宴樂麼？」
“目下勿是上帝子民安顿自家个情爱,抑或把伊拉个财宝积存在世界浪向个辰光.辰光勿远了;到辰光,像早期个门徒一样,阿拉必要被迫去荒凉僻静之地寻求避难所.正如罗马军队围困耶路撒冷,是给犹太地个基督徒一个逃遁个信号;照样,阿拉个国家借着强制奉行教皇安息日个法令来掌握权柄,也要成为给阿拉个警告.到该辰光,就该离开大城市,预备后来再离开较小个城镇,到山间隐僻之处个幽静居所去.现今,阿拉勿应当寻求此地昂贵个住宅,倒应当预备迁往一个更美个家乡,就是天上个家乡.阿拉勿应当把资财耗费于自我享乐,倒应当学习节用.凡上帝所借给个各样才干,总要用来荣耀伊,借此向世界发出警告.上帝有工作交托伊个同工去城市里做.阿拉个布道所必须维持;新个布道所也必须开设.要成功推进该项工作,所需个开销断非细小.需要有敬拜个会堂,好叫百姓受邀请来听这时代个真理.为着正是该个目的,上帝已把资本托付给伊个管家.勿要叫侬个产业缚牢于属世个营生里,致使该项工作受阻.要把侬个资财取到侬能够经管、能够为上帝圣工效力个所在.把侬个财宝先差到天浪向去.”«证言»卷五,464.




